


 　　　 一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一八七八年我在伦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以后，就到 
内特黎去进修军医的必修课程。我在那里读完了我的课程以 
后，立刻就被派往诺桑伯兰第五明火枪团充当军医助理。这个 
团当时驻扎在印度。在我还没有赶到部队以前，第二次阿富汗 
战役就爆发了。我在孟买上岸的时候，听说我所属的那个部队 
已经穿过山隘，向前挺进，深入敌境了。虽然如此，我还是跟着 
一群和我一样掉队的军官赶上前去，平安地到达了坎达哈。我 
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团，马上担负起我的新职务。 
    这次战役给许多人带来了升迁和荣誉，但是带给我的却 
只是不幸和灾难。我在被转调到巴克州旅以后，就和这个旅一 
起参加了迈旺德那场决死的激战。在这次战役中，我的肩部中 
了一粒捷则尔枪弹，打碎了肩骨，擦伤了锁骨下面的动脉。① 
若不是我那忠勇的勤务兵摩瑞把我抓起来扔到一起驮马的背 
上，安全地把我带回英国阵地来，我就要落到那些残忍的嘎吉 
人的手中了。② 
    ①捷则尔为一种笨重的阿富汗枪的名称。——译者注 
    ②回教徒士兵。——译者注 
    创痛使我形销骨立，再加上长期的辗转劳顿，使我更加虚 
弱不堪。于是我就和一大批伤员一起，被送到了波舒尔的后方 
医院。在那里，我的健康状况大大好转起来，可是当我已经能 
够在病房中稍稍走动，甚至还能在走廊上晒一会儿太阳的时 
候，我又病倒了，染上了我们印度属地的那种倒霉疫症——伤 
寒。有好几个月，我都是昏迷不醒，奄奄一息。最后我终于恢 
复了神智，逐渐痊愈起来。但是病后我的身体十分虚弱、憔悴， 
因此经过医生会诊后，决定立即将我送回英国，一天也不许耽 
搁。于是，我就乘运兵船"奥仑梯兹号"被遣送回国。一个月以 
后，我便在普次茅斯的码头登岸了。那时，我的健康已是糟糕 
透了，几乎达到难以恢复的地步。但是，好心的政府给了我九 
个月的假期，使我将养身体。 
    我在英国无亲无友，所以就象空气一样的自由；或者说是 
象一个每天收入十一先令六便士的人那样逍遥自在。在这种 
情况下，我很自然地就被吸引进伦敦这个大污水坑里去，大英 
帝国所有的游民懒汉也都是汇集到这里来的。我在伦敦河滨 
马路上的一家公寓里住了一些时候，过着既不舒适又非常无 
聊的生活，钱一到手就花光了，大大地超过了我所能负担的开 
支，因此我的经济情况变得非常恐慌起来。我不久就看了出 
来：我必须离开这个大都市移居到乡下去；要不就得彻底改变 
我的生活方式。我选定了后一个办法，决心离开这家公寓，另 
找一个不太奢侈而又化费不大的住处。 
    就在我决定这样做的那天，我正站在克莱梯利安酒吧门 
前的时候，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小 
斯坦弗。他是我在巴茨时的一个助手。在这茫茫人海的伦敦 
城中，居然能够碰到一个熟人，对于一个孤独的人来说，确是 
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斯坦弗当日并不是和我特别要好的 
朋友，但现在我竟热情地向他招呼起来。他见到我，似乎也很 
高兴。我在狂喜之余，立刻邀他到侯本餐厅去吃午饭；于是我 
们就一同乘车前往。 
    

    当我们的车子辚辚地穿过伦敦热闹街道的时候，他很惊 
破地问我：“华生，你近来干些什么？看你面黄肌瘦，只剩了一 
把骨头了。" 
    我把我的危险经历简单地对他叙述了一下。我的话还没 
有讲完，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他听完了我的不幸遭遇以后，怜悯地说：“可怜的家伙！你 
现在作何打算呢？"我回答说：“我想找个住处，打算租几间价 
钱不高而又舒适一些的房子，不知道这个问题能不能够解 
决。" 
    我的伙伴说：“这真是怪事，今天你是第二个对我说这样 
话的人了。" 
    我问道：“头一个是谁？" 
    "是一个在医院化验室工作的。今天早晨他还在唉声叹 
气，因为他找到了几间好房子，但是，租金很贵，他一个人住不 
起，又找不到人跟他合租。" 
    我说：“好啊，如果他真的要找个人合住的话，我倒正是他 
要找的人。我觉得有个伴儿比独自一个儿住要好的多。" 
    小斯坦弗从酒杯上很惊破地望着我，他说：“你还不知道 
歇洛克·福尔摩斯吧，否则你也许会不愿意和他作一个长年 
相处的伙伴哩。" 
    "为什么，难道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哦，我不是说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只是思想上有些 
古怪而已——他老是孜孜不倦地在研究一些科学。据我所知， 
他倒是个很正派的人。" 
    我说：“也许他是一个学医的吧？" 
    "不是，我一点也摸不清他在钻研些什么。我相信他精于 
解剖学，又是个第一流的药剂师。但是，据我了解，他从来没有 
系统地学过医学。他所研究的东西非常杂乱，不成系统，并且 
也很离破；但是他却积累了不少稀破古怪的知识，足以使他的 
教授都感到惊讶。" 
    我问道：“你从来没有问过他在钻研些什么吗？" 
    "没有，他是不轻易说出心里话的，虽然在他高兴的时候， 
他也是滔滔不绝地很爱说话。" 
    我说：“我倒愿意见见他。如果我要和别人合住，我倒宁愿 
跟一个好学而又沉静的人住在一起。我现在身体还不大结实， 
受不了吵闹和刺激。我在阿富汗已经尝够了那种滋味，这一辈 
子再也不想受了。我怎样才能见到你的这位朋友呢？" 
    我的同伴回答说：“他现在一定是在化验室里。他要么就 
几个星期不去，要么就从早到晚在那里工作。如果你愿意的 
话，咱们吃完饭就坐车一块儿去。" 
    "当然愿意啦！"我说，于是我们又转到别的话题上去。 
    在我们离开侯本前往医院去的路上，斯坦弗又给我讲了 
一些关于那位先生的详细情况。 
    他说：“如果你和他处不来可不要怪我。我只是在化验室 
里偶然碰到他，略微知道他一些；此外，对于他就一无所知了。 
既然你自己提议这么办，那么，就不要叫我负责了。" 
    我回答说：“如果我们处不来，散伙也很容易。"我用眼睛 
盯着我的同伴接着说道，“斯坦弗，我看，你对这件事似乎要缩 
手不管了，其中一定有缘故。是不是这个人的起起真的那样可 
怕，还是有别的原因？不要这样吞吞吐吐的。" 
    他笑了一笑说：“要把难以形容的事用言语表达出来可真 
不容易。我看福尔摩斯这个人有点太科学化了，几乎近于冷血 
的程度。我记得有一次，他拿一小撮植物碱给他的朋友尝尝。 
你要知道，这并不是出于什么恶意，只不过是出于一种钻研的 
动机，要想正确地了解这种药物的不同效果罢了。平心而论， 
我认为他自己也会一口把它吞下去的。看来他对于确切的知 
识有着强烈的爱好。" 
    "这种精神也是对的呀。" 
    "是的，不过也未免太过分了。后来他甚至在解剖室里用 
棍子抽打尸体，这毕竟是一件怪事吧。" 
    "抽打尸体！" 
    "是啊，他是为了证明人死以后还能造成什么样的伤痕。 
我亲眼看见他抽打尸体。" 
    "你不是说他不是学医的吗？" 
    "是呀。天晓得他在研究些什么东西。现在咱们到了，他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你自己瞧吧。"他说着，我们就下了车， 
走进一条狭窄的胡同，从一个小小的旁门进去，来到一所大医 
院的侧楼。这是我所熟悉的地方，不用人领路我们就走上了白 
石台阶，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壁刷得雪白，两旁有许 
多暗褐色的小门。靠着走廊尽头上有一个低低的拱形过道，从 
这里一直通往化验室。 
    化验室是一间高大的屋子，四面杂乱地摆着无数的妻子。 
几张又矮又大的桌子纵横排列着，上边放着许多蒸馏瓶、试管 
和一些闪动着蓝色火焰的小小的本生灯。屋子里只有一个人， 
他坐在较远的一张桌子前边，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工作着。他 
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回过头来瞧了一眼，接着就跳了起来，高 
兴地欢呼着：“我发现了！我发现了！"他对我的同伴大声说着， 
一面手里拿着一个试管向我们跑来，“我发现了一种试剂，只 
能用血色蛋白质来沉淀，别的都不行。"即使他发现了金矿，也 
不见得会比现在显得更高兴。 
    斯坦弗给我们介绍说：“这位是华生医生，这位是福尔摩 
斯先生。" 
    "您好。"福尔摩斯热诚地说，一边使劲握住我的手。我简 
直不能相信他会有这样大的力气。 
    "我看得出来，您到过阿富汗。" 
    我吃惊地问道：“您怎么知道的？" 
    "这没有什么，"他格格地笑了笑，“现在要谈的是血色蛋 
白质的问题。没有问题，您一定会看出我这发现的重要性了 
吧？" 
    我回答说：“从化学上来说，无疑地这是很有意思的，但是 
在实用方面……" 
    "怎么，先生，这是近年来实用法医学上最重大的发现了。 
难道您还看不出来这种试剂能使我们在鉴别血迹上百无一失 
吗？请到这边来！"他急忙拉住我的袖口，把我拖到他原来工作 
的那张桌子的前面。"咱们弄点鲜血，"他说着，用一根长针刺 
破自己的手指，再用一支吸管吸了那滴血。 
    “现在把这一点儿鲜血放到一公升水里去。您看，这种混 
合液与清水无异。血在这种溶液中所占的成分还不到百万分 
之一。虽然如此，我确信咱们还是能够得到一种特定的反应。" 
说着他就把几粒白色结晶放进这个容器里，然后又加上几滴 
透明的液体。不一会儿，这溶液就现出暗红色了，一些棕色颗 
粒渐渐沉淀到瓶底上。 
    "哈！哈！"他拍着手，象小孩子拿到新玩具似地那样兴高 
采烈地喊道，“您看怎么样？" 
    我说：“看来这倒是一种非常精密的实验。" 
    "妙极了！简直妙极了！过去用愈创木液试验的方法，既 
难作又不准确。用显微镜检验血球的方法也同样不好。如果 
血迹已干了几个钟头以后，再用显微镜来检验就不起作用了。 
现在，不论血迹新旧，这种新试剂看来都一样会发生作用。假 
如这个试验方法能早些发现，那么，现在世界上数以百计的逍 
遥法外的罪人早就受到法律的制裁了。" 
    我喃喃地说道：“确是这样！" 
    "许多刑事犯罪案件往往取决于这一点。也许罪行发生后 
几个月才能查出一个嫌疑犯。检查了他的衬衣或者其他衣物 
后，发现上面有褐色斑点。这些斑点究竟是血迹呢，还是泥迹， 
是铁锈还是果汁的痕迹呢，还是其他什么东西？这是一个使许 
多专家都感到为难的问题，可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可靠 
的检验方法。现在，我们有了歇洛克·福尔摩斯检验法，以后 
就不会有任何困难了。" 
    他说话的时候，两眼显得炯炯有神。他把一只手按在胸 
前，鞠了一躬，好象是在对许多想象之中正在鼓掌的观众致谢 
似的。 
    我看到他那兴奋的样子很觉惊破，我说：“我向你祝贺。" 
    "去年在法兰克福地方发生过冯·彼少夫一案。如果当时 
就有这个检验方法的话，那么，他一定早就被绞死了。此外还 
有布莱德弗地方的梅森；臭名昭著的摩勒；茂姆培利耶的洛菲 
沃以及新奥尔良的赛姆森。我可以举出二十多个案件，在这些 
案件里，用这个方法都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斯坦弗不禁大笑起来，他说：“你好象是犯罪案件的活字 
典。你真可以创办一份报纸，起名叫做'警务新闻旧录报'。" 
    "读读这样的报纸一定很有趣味。"福尔摩斯一面把一小 
块橡皮膏贴在手指破口上，一面说，“我不得不小心一点，"他 
转过脸来对我笑了一笑，接着又说，“因为我常和毒起接触。" 
说着他就伸出手来给我看。只见他的手上几乎贴满了同样大 
小的橡皮膏，并且由于受到强酸的侵蚀，手也变了颜色。 
    "我们到你这儿来有点事情，"斯坦弗说着就坐在一只三 
脚高凳上，并且用脚把另一只凳子向我这边推了一推，接着又 
说，“我这位朋友要找个住处，因为你正抱怨找不着人跟你合 
住，所以我想正好给你们两人介绍一下。" 
    福尔摩斯听了要跟我合住，似乎感到很高兴，他说：“我看 
中了贝克街的一所公寓式的房子，对咱们两个人完全合适。但 
愿您不讨厌强烈的烟草气味。" 
    我回答说：“我自己总是抽'船'牌烟的。" 
    "那好极了。我常常搞一些化学药品，偶尔也做做试验，你 
不讨厌吗？" 
    "决不会。" 
    "让我想想——我还有什么别的缺点呢？有时我心情不 
好，一连几天不开口；在这种情形下，您不要以为我是生气了， 
但听我自然，不久就会好的。您也有什么缺点要说一说吗？两 
个人在同住以前，最好能够彼此先了解了解对方的最大缺 
点。" 
    听到他这样追根问底，我不禁笑了起来。我说：“我养了一 
条小虎头狗。我的神经受过刺激，最怕吵闹。每天不定什么时 
候起床，并且非常懒。在我身体健壮的时候，我还有其他一些 
坏习惯，但是目前主要的缺点就是这些了。" 
    他又急切地问道：“您把拉提琴也算在吵闹范围以内吗？" 
    我回答说：“那要看拉提琴的人了。提琴拉得好，那真是象 
仙乐一般的动听，要是拉得不好的话……" 
    福尔摩斯高兴地笑着说：“啊，那就好了。如果您对那所房 
子还满意的话，我想咱们可以认为这件事就算谈妥了。" 
    "咱们什么时候去看看房子？" 
    他回答说：“明天中午您先到这儿来找我，咱们再一起去， 
把一切事情都决定下来。" 
    我握着他的手说：“好吧，明天中午准时见。" 
    我们走的时候，他还在忙着做化学试验。我和斯坦弗便一 
起向我所住的公寓走去。 
    "顺便问你一句，"我突然站住，转过脸来向斯坦弗说，“真 
见鬼，他怎么会知道我是从阿富汗回来的呢？" 
    我的同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他说：“这就是他特别的地 
方。许多人都想要知道他究竟是怎么看出问题来的。" 
    "咳，这不是很神秘吗？"我搓着两手说，“真有趣极了。我 
很感谢你把我们两人拉在一起。要知道，真是'研究人类最恰 
当的途径还是从具体的人着手'。" 
    "嗯，你一定得研究研究他，"斯坦弗在和我告别的时候 
说，“但是你会发现，他真是个难以研究的人物。我敢担保，他 
了解你要比你了解他高明得多。再见吧！" 
    我答了一声：“再见！"然后就慢步向着我的公寓走去，我 
觉得我新结识的这个朋友非常有趣。 

